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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欧洲新石器时代硬玉质 (翡翠)玉器的兴起、流散、发展和衰亡为线索，对近 20年来欧洲各国学者

对新石器时代阿尔卑斯山出产硬玉岩 (翡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归纳了史前欧洲翡翠用玉的分布范围

及其器型特征；并以 6 000 BC—3 000 BC期间法国莫尔比昂湾及卡纳克地区为中心的、广泛流散于欧洲的大型翡

翠质玉斧为例，分析了在旧石器技术、新兴资源冲击、主流文化演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欧洲大型翡翠质玉斧

形制多样，流散路线复杂的原因。同时，还探讨了不同区域条件下欧洲大型翡翠质玉斧具有的功能，即对超自

然环境的崇拜与敬献、精英阶层的权力标识及丧葬礼仪，归纳了翡翠质玉斧消失的三种原因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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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cusing on the emergence，dispersion，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jadeite in the Neolithic

Age in Europ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of alpine jadeite of the Neolithic Age studied by

European scholar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and summarizes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ange and

types. Taking the large jadeite axes as an object，which were mainly unearthed in Morbihan Bay and

Carnac area during 6 000 BC-3 000 BC，with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Paleo‐

lithic technology，the impact of new resources and the evolu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this paper inter‐

prets the reasons for the various shapes and multiple dispersion routes of European large jadeite ax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that the large European jadeite axes can be used as a tribute to worship the

supernatural environment，power mark of elite class and funeral rites. Finally，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jadeite axes and sugges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jade axes；jadeite；Neolithic Age；cultural evolution；Europe

* 收稿日期：2020 - 09 - 04 录用日期：2020 - 09 - 18 网络首发日期：2021 - 04 - 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73032）
作者简介：郑昕雨 (1995年生) ,女；研究方向：宝玉石资源利用及玉石文明演化；E-mail: zhengxy68@mail2. sysu. edu. cn
通信作者：丘志力 (1963年生) ,男； 研究方向：宝玉石成矿与重大地质作用过程，古玉文明演化等；

E-mail：qiuzhili@mail. sysu. edu. cn

DOI：10. 13471/j. cnki. acta. snus. 2020D046



第 61期 郑昕雨，等：欧洲新石器时代阿尔卑斯山硬玉岩（翡翠）的使用及其流散研究

硬玉岩 （翡翠） 多形成于洋壳俯冲碰撞带蛇

纹岩或蛇纹石化超基性混杂岩中［1］，是一种特殊

的高压低温相变质环境下的产物，因其稀少、瑰

丽、耐久的特性，在新石器时代就演变出多种使

用方式，成为许多地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2-3］。

19世纪开始，法国考古学家在卡纳克地区（Carnac）
的墓穴中发现了一批翡翠质玉斧［4］，20世纪末以

来，欧洲各国学者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欧洲翡翠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以法国莫尔比昂湾（Mor⁃
bihan）及卡纳克地区为中心，西至葡萄牙，东至

乌克兰、直线传播距离超过 3 000 km、流传时间主

要为 6000 BC—3000 BC的大型翡翠质玉环及玉斧

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5-10］。

2003年，Pierre团队先后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

斯山西侧的Mont Viso山脉及Mont Beigua山脉发现

了海拔 1 800~2 400 m的高山采石场，这里出产硬

玉岩（翡翠）、绿辉石、榴辉岩、蛇纹石及少量透

闪石材料，通过对比分析，有学者确定新石器时

代欧洲翡翠质玉环、玉斧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西

阿尔卑斯山脉［11-12］。随后，在法国国家基金的支

持下，2006年至今，2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

家、地质学家开展了两期研究项目，对新石器时

代阿尔卑斯山出产玉石材料的使用历史及其流散

进行了较详尽的研究，探索了翡翠所具有的特殊

的地位及作用［9-10］。

本文以欧洲新石器时代大型翡翠质玉斧

（13. 5~46. 0 cm） 为主要对象，结合翡翠质玉环、

阿尔卑斯山其他玉石材料，分析欧洲新石器时代

翡翠质玉器的制作、流散及形制发展的过程与影

响因素；探讨大型翡翠质玉斧的功能及其消失原

因，进而探索欧洲原始社会手工业进程、地区间

文化交流与冲突及社会阶层的分化演变等问题［13］。

1 玉石材料使用的形制及分布特点

1）形制。新石器时代欧洲阿尔卑斯山出产的

硬玉岩 （翡翠） 等高山玉石材料主要被用来制作

玉环和玉斧［8-10］。玉环形制较单一，仅在厚薄、大

小、环带宽度上有差异，如在法国的莫尔比昂湾

（Morbihan） 发现的 4个翡翠质玉环比意大利地区

的玉环更大、更宽［9，14］。玉斧可分为日常生活使

用的工具斧和具特殊用途的大型玉斧 （13. 5 ~ 46
cm）两类［9］。根据制作工艺水平差异，主要可分

为从粗制到高度抛光及形状改变 6个发展阶段（图

1）［10，15］。大型玉斧形制丰富，可分为 15种类型

（图 2）［8-10，16-17］（Varna型斧仅为Varna地区流行样

式，不在 15种类型内）。学者在统计了 653枚大型

玉斧后发现，除了 Pauilhac型及 Puy型玉斧的横截

面主要呈椭圆至长方形的过渡类型外，其他玉斧

的横截面主要以椭圆形和尖橄榄形为主［8-10］。

以硬玉岩为主要成分的翡翠质玉环相对于蛇

纹石等硬度较低的材料制作的玉环数量少；比翡

翠质玉斧出现时间早，数量少，流传时间较短，

其形制特点可能对后期 Tumiac型翡翠质玉斧的钻

孔有所影响［4，9-10，17-18］。翡翠质玉斧多为 5~6阶段高

度抛光且无使用痕迹的大型玉斧。

2） 分布。玉环、玉斧的分布有明显的区域

性，主要分布于西阿尔卑斯山脉的西北方向，翡

翠质玉环、玉斧更集中于莫尔比昂湾及卡纳克

地区［8-10］。

玉环流散的距离约 900 km，在现今意大利到

法国的布列塔尼之间发现了约 30个玉环，翡翠质

玉环主要集中在现今法国的莫尔比昂湾及卡纳克

地区［9，14］。玉斧集中分布区域可划分为 4大类型：

南部类型（以 Bégude、Pauilhac型为代表）、卡纳克

地区类型（以Bernon型、Saint-Michel型、Tumiac型
为代表）、北方类型（以Altenstadt/Greenlaw、Chen⁃
oise型为代表），遍布各地的类型（以 Durrington、
Puy型为代表）［10］。

翡翠质玉斧主要分布在远离原材料产地的莫

尔比昂湾、卡纳克地区及大不列颠岛、冰岛、保

加利亚等西北地区。这与不同地区对玉斧颜色深

浅及原材料的选择偏好有关（图 3）。上述远离原

图1 大型玉斧6种工艺水平示意图（据文献［10］修改）

Fig. 1 Six different craft levels on large jade axes (modified after reference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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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5种大型玉斧类型一览图（据文献［10］修改）

Fig. 2 Fifteen types of large jade axes (modified after reference [10] )

图3 欧洲新石器时代翡翠质玉斧及其他材质玉斧区域分布图（据文献［19］修改）

Fig. 3 Neolithic Europe jadeite and other jade axes regional distribution map (modified after reference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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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地的人们更偏好浅绿色、硬度较高的翡翠

材料，在卡纳克类型及北方类型的玉斧中，翡翠

质玉斧占比高达 90% ［5-10， 19］。而在原材料产地附

近地区，如现今意大利北部地区与法国南部地区，

翡翠质玉斧较少，主要流传以深绿色的榴辉岩和

橄榄岩材质加工的较原始的Bégude型、Durrington
型以及遍布各地的Puy型斧［4-10］。

2 大型翡翠质玉斧流散及形制发展

大型翡翠质玉斧在阿尔卑斯山所出产的高山

玉石材料使用中极为特殊［8-10］。研究其复杂多样的

流散路线、形制发展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

了解欧洲新石器时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2. 1 流散路线

在 3 000多年的流散过程中，大型玉斧的流散

路线多样，有显著的时期特征。翡翠质玉斧多往

阿尔卑斯山西北方向流散，其中Durrington型玉斧

起源时间早，流传时间长，分布范围广，适合用

来研究流散路线。“The Jade Project”团队［16］调查

得出 5条由阿尔卑斯山向西北方向流散的主要路线

（图 4）：① Mont Viso山脉→勃艮第、卢瓦尔河谷、

利马捏等地→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卡纳克/
莫尔比昂湾地区（约 5300 BC）；② Mont Viso山脉

→巴黎盆地→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约 5000 BC

—4700 BC；③ Mont Viso山脉→穿过阿尔卑斯山南

部山脉→图卢茨和波尔多地区 （现法国西南部的

港口） 约 5000 BC—4700 BC；④ 巴黎盆地 （二级

加工中心）→4300 BC起至德国地区；⑤莫尔比昂

湾地区→通过海上流散至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

如Aroche型玉斧及西班牙地区的 4块较莫尔比昂湾

地区更深颜色的Durrington型玉斧，根据运输木质

轨道的 14C定年确定时间为4300 BC—4000 BC。
此外，还发现了从原产地附近的一级生产中

心向东流散的路线（图 4）。在阿尔卑斯山东部的

瓦尔纳地区 （Varna），发现了一种类似于 Dur⁃
rington型的翡翠质玉斧，指示时间 5500 BC—5100
BC［15］。在约 5000 BC时，于斯洛伐克的 Golianovo
地区发现了 2个 Flat Durrington型玉斧［4，13］，为

5000 BC左右瓦尔纳等中欧地区与沿海的西欧地区

的交流互通提供了直接证据［13］。

除了从阿尔卑斯山原产地向外扩张的传播路

线，在约 4300 BC时，Tumiac型为代表的卡纳克类

型的翡翠质玉斧以莫尔比昂湾及卡纳克地区为中

心大量向外扩张，甚至还有逆原材料路线传播至

巴黎盆地和现今意大利南部地区，传播距离近

2 800 km［17］。在意大利弗留利平原Cormons地区发

现了一个多存在于巴黎盆地和德国地区的Chenoise
型玉斧，约 4300 BC—4200 BC，也佐证了在约

图4 Durrington型玉斧流散路线示意图（据文献［16］修改）

Fig. 4 Roadmap of Durrington-type jadeite axes (modified after referenc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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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 BC存在从巴黎盆地向南流散至现今意大利境

内4900 BC—4600 BC的路线［13］。

2. 2 形制发展

研究发现，流散过程中翡翠质玉斧形制发生

过多次改变。如主要在 5500 BC—4900 BC流传的

长条状的Bégudes型玉斧较多分布于玉石材料原产

地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地区，

而 4600 BC—4300 BC期间流传的三角扁平状的Al⁃
tenstadt型玉斧则更集中在巴黎盆地附近，在德国、

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等地区流传广泛，阿尔卑

斯山附近几乎未见，4500 BC—4100 BC流传的 Tu⁃
miac型玉斧主要集中在卡纳克地区，和其他类型

不同的是，这类玉斧出现了钻孔（图 5）。Bégudes
型玉斧、Altenstadt型玉斧和 Tumiac型玉斧形制均

有较大差异，且分布的主要地区和流行时期均不

同 ， 说 明 玉 斧 在 流 散 过 程 中 经 过 了 多 次

改制［10，17-19］。

大型翡翠质玉斧的形制发展可分为 5个阶段：

① 在主要生产 Bégudes型等南部类型玉斧的 5500
BC—4900 BC的初始阶段，玉斧的加工主要在靠近

原材料产地的一级加工中心进行，此时Bégudes型
玉斧多数由深绿色的榴辉岩材料制成，生产少量

浅绿色的翡翠质 Bégudes型玉斧；② 在 4900 BC—
4600 BC期间一级生产中心浅绿色的 Bégudes型、

Durrington型翡翠质玉斧数量增加，还出现了如巴

黎盆地、布列塔尼等二级加工中心，进行形制的

二次加工，如在约 4600 BC时 Bégudes型翡翠质玉

斧在布列塔尼被改制为Bernon型玉斧；③ 4600 BC
—4300 BC期间，二级加工中心的集约化明显，大

量的翡翠原材料被直接运送至二级加工中心，在

二级生产中心，原材料和Durrington型玉斧都被加

工成Altenstadt型等北部类型玉斧，后续在卡纳克

地区又进行再加工为 Tumiac型、Saint-Michel型等

卡纳克类型玉斧，此阶段翡翠质玉斧的数量大幅

增加；④ 4300 BC—3900 BC期间，一级、二级生

产中心主要生产横截面过渡至长方形的Pauilhac型
及 Puy型玉斧，4000 BC后卡纳克地区生产的卡

纳克类型的翡翠质玉斧逐渐减少；⑤ 3600 BC
时大型翡翠质玉斧已基本停产，翡翠玉斧的形制

逐渐变小，3000 BC左右法国西北部地区出现玉斧

形制的翡翠坠饰 ［17-19］。

2. 3 流散路线及形制发展的影响因素

大型翡翠质玉斧在流散过程中多样的流散路

线及丰富的形制改变受到了旧石器技术、新兴资

源、主流文化演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8-10，17-21］。原

始文化、旧石器技术及形制等影响了部分新石器

时代欧洲玉斧的形制。例如，流传于欧洲旧石器

时代中期典型的法国莫斯特工业技术生产的三角

形手斧形制与 4600 BC—4300 BC在法国地区二次

加工并广泛流传的Altenstadt型玉斧形制相似。法

图5 欧洲新石器时代大型玉斧流散过程中形制改变图（据文献［10］修改）

Fig. 5 Shape changes of large jade axes during the dispersion of the Neolithic Age in Europe (modified after reference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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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巴黎盆地在新石器时代成为欧洲翡翠质玉斧的

重要加工地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旧石器时

代法国地区的莫斯特工业对翡翠质玉斧流散路线

与形制改变的影响［4，9-10，20-21］。

其他地区新兴资源的崛起，以及其他类型的

石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欧洲翡翠质玉斧的流散

范围，影响了部分翡翠质玉斧的形制。约 5000 BC
时，中欧已经开始开采铜、金等金属，铜斧与石

斧在巴尔干及瓦尔纳地区逐渐发展（图 6）。在大

致相同的时期，以波希米亚地区变基性岩为主要

原材料的 Shoe-last型及 Shaft-hole型石斧遍布欧洲

中部（图 6），且有一部分穿过阿尔卑斯山到达现

时的意大利地区［13］。在 4600 BC—4300 BC期间，

意大利北部地区与中欧地区交流频繁，是“西欧

玉文化”与“中欧金属文化”的中转站，欧洲玉

斧形制发展和中欧发现的西欧玉斧均为两地交流

提供了依据：如西欧的Rarogne型玉斧外扩的刃部

是受铜斧影响的结果［17］；西欧后期流传的Pauilhac
型及 Puy型玉斧的形制也受到Varna型玉斧和巴尔

干地区铜斧形制的影响［13-14］；在中欧地区分布的

Varna型玉斧和Krk型玉斧较其他玉斧更短小扁平，

横截面偏方形，形制与巴尔干地区铜斧形制类

似 ［14］；在中欧的保加利亚墓地发现了 28枚不同大

小的玉斧随葬品。在 4300 BC之后，巴尔干地区的

铜对中欧及意大利北部的影响明显，大型翡翠玉

斧向东、南方向的扩张明显减少［17］。

各个时期不同地区主流文化的扩张与交流，

对于玉斧流散路线走向与形制发展的影响也十分

重要。6000 BC—4000 BC期间，莫尔比昂湾及卡

纳克地区是西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

可能对绿色较为崇拜，有大量来自西阿尔卑斯山

的浅绿色的翡翠质玉斧和伊比利亚半岛绿色的磷

铝石珠饰 ［4-10，13，16-17］。该地区自 4500 BC起流行的

“巨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Tumiac型等卡纳

克类型翡翠质玉斧的传播，这些高度抛光无使用

痕迹的大型翡翠质玉斧随着巨石文化的扩张，跨

越海洋传播到伊比利亚半岛、大不列颠岛及爱尔

兰岛地区，甚至到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南部，这

与卡纳克石碑的传播路线相一致 ［4，9-10，22］。受到卡

纳克文化的影响，与莫尔比昂湾交流密切的伊比

利亚半岛出现了用角闪石等其他岩石材质仿制

Tumiac型玉斧的 Cangas型斧，瑞士泽兰和德国

西南部的 Zug型斧也是类似的模仿产物 ［8， 22］。

莫尔比昂湾的卡纳克文化和中欧的瓦尔纳文化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区主导文化约束了玉斧

分布的区域。可以认为，翡翠质玉斧主要是为

卡纳克文化服务 ［15］。在大型翡翠质玉斧发展

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文化影响其流散路线与形

制 发 展 ， 现 将 各 时 期 不 同 文 化 的 影 响 总 结

于表1。

图6 新石器时代欧洲翡翠质玉斧、Shoe-last型斧及金属材料分布图（据文献［13，16］修改）

Fig. 6 Distribution of jadeite axes, Shoe-last axes and metal materials in Neolithic Europe(modified after references [1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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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型翡翠质玉斧的功能探讨

大型玉斧的使用环境发生变化时，具有许多

不同的功能。翡翠质玉斧大多数是高度抛光且无

使用痕迹的，翡翠的摩氏硬度为 7，完成高度抛光

及钻孔在新石器时代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二级加工中心附近的翡翠质玉斧均未成为随葬

品，如 4500 BC左右巴黎盆地的 Cimetière de Passy
的大型随葬品中完全没有发现翡翠质玉斧［15］，而

在卡纳克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却发现了许多翡翠质

玉斧的随葬品。这说明翡翠质玉斧可能是某些精

英文化的图腾或标识，其传播具有明确的目的

地［10］。根据它们具体的赋存位置、数量、形态，

可将大型翡翠质玉斧的功能分为：对超自然环境

的崇拜及敬献，丧葬礼仪用具及精英阶层的权力

标识两大类。榴辉岩、蛇纹石等其他玉石材料制

作的大型玉斧则可能是宗教相关的祭祀用品［23］。

3. 1 对超自然环境的崇拜及敬献

许多玉斧发现于地下世界 （洞穴、掩体、裂

缝）、水 （沼泽、湖泊、河流）、山脉、或巨石文

化相关地区［4，7-10，21-22］。它们或单独放置，或成对出

现，大部分都垂直埋藏，特殊的存在方式可能与

某种仪式有关。

目前发现有 97个大型玉斧是单独放置且有

79%与水相关，在河流、沼泽、湖泊、峡谷、泉

水、瀑布等附近分布［21-22］。如在英国萨里郡的泰

晤士河边发现了一个制作精细、抛光良好的玉斧；

在英国萨摩赛特郡附近的“Sweet Track”轨道附

近，发现抛光的Glastonbury型翡翠质玉斧（图 7），

根据 14C定年代数据，旁边的木质轨道指示其沉积

年龄为3807 BC—3806 BC［22］。

除了单独放置的翡翠质玉斧，还有特殊放置

的成对玉斧。如法国的Vendeuil地区就有成对玉斧

垂直放置，尖头朝下，斧刃指向上方［21］。在法国

布列塔尼等地区可找到许多成对垂直放置的玉斧，

这可能与某种特定的信仰有关，在这种信仰中，

神圣的对称效应曾被认为是驱动世界的“发动

机”，玉斧在其创造过程中成为一种图腾。但也存

在少数几对玉斧似乎违背了这种对称性，例如，

在现今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卢戈省的

Monte Campelos 地 区 发 现 的 一 对 玉 斧 呈 相 反

方向［9-10，18］。

莫尔比昂湾和卡纳克地区是欧洲巨石纪念碑

的发源地，也是翡翠质玉斧最重要的集中地，这

表1 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对大型翡翠质玉斧流散路线与形制发展影响表

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on the shape and dispersion of large jadeite axes in Neolithic Age

时 期

5500 BC—5100 BC

约5000 BC

5000 BC—4700 BC

4500 BC—2000 BC

4400 BC—3500 BC
4300 BC—4100 BC
4300 BC—4000 BC

文 化

意大利北部方口陶器文化

(Square Mouthed Pottery Culture)

阿帕德文化(Lengyel Culture)
农业殖民文化(French Agricul⁃
tural Colonial Culture)

卡纳克巨石文化

(the Carnac Megalithic Culture)

米歇尔斯堡文化

(Michelsberg Culture)
沙斯文化(Chassey Culture)
斯维夫特班特文化

(Swifterbant Culture)

影 响

①在瓦尔纳地区，类似于Durrington型翡翠质玉斧与意大利南部弗

留里平原 Sammardenchia地区的一些典型意大利北部方口陶器文化

的双刃小凿工具相伴传入；②意大利弗留利Venezia Giuli地区遗址

的表面发现了 3个该地区罕见的高温加热后被折断的Durrington型玉

斧，是受该文化影响下成为宗教相关的祭祀用品［4，15］

在斯洛伐克的Golianovo地区发现了两个与该文化相关的Flat Dur⁃
rington型玉斧［4，15］

翡翠质玉斧由巴黎盆地向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逐步流散与农业

殖民扩张路线相符合［14］

①卡纳克地区的玉斧随着巨石文化的扩张传播到伊比利亚半岛及大

不列颠岛及爱尔兰岛地区，甚至到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中部[4, 9-10, 22]；

② 在伊比利亚半岛、瑞士、德国等地出现了用其他岩石材质模仿

Tumiac型玉斧的石斧；③ 3500 BC起随着卡纳克地区大型岩冢减

少，大型翡翠质玉斧也大量减少［22-23］

由Michelsberg文化兴起的巴黎盆地的人口扩展，影响了 4300 BC起

翡翠质玉斧由巴黎盆地向现今德国的扩张路线［14］

影响Puy型玉斧由现今法国南部向西扩张至西班牙东北部的路线［17］

影响了现今德国和荷兰北部的Puy型玉斧形制［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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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翡翠质玉斧放置模式非常特殊。有许多大型翡

翠质玉斧埋藏在聚落或墓地之外，莫尔比昂湾 Sar⁃
zeau地区的 24把翡翠质玉斧竖着排列，斧刃向上，

围成一种椭圆形，与加伏里尼斯巨石墓墙壁上描

绘的玉斧组合相似。这种存放方式可能与 4500 BC
时期该地区的神话和宗教表达方式有关，成为一

种持续发展的仪式习俗。这种模式在欧洲其他地

区也有迹可循，如在现今法国Arzon地区，有 17把
翡翠质玉斧以相同的排列方式装在一个空心的容

器里围成一种椭圆形；在现今瑞典北部的Norrland
还发现有 70个玉斧垂直放置围成一个直径约 1 m
的圈，指示时间约为3000 BC［21］。

在卡纳克地区，大型翡翠质玉斧单独、成对

或大量（30多个玉斧）放置于巨石和岩壁边洞穴

中，巨石上雕刻有大型玉斧、鲸鱼、船只等符号，

还有些玉斧上雕刻有蛇或闪电的符号，可能代表

着当时人们对超自然环境的崇拜及敬献，或是标

记了与超自然力量进行交流的特殊位置［17，21］。主

要集中分布于卡纳克地区的 Tumiac型玉斧有着大

小较为统一的钻孔，且常有早于钻孔存在的纵向

凹槽，可能是一种与仪式手势有关的仪式标

志［24］。如在奥斯坦的水域发现的垂直放置的玉斧

有纵向 V形不对称凹槽［24-25］。这些高度抛光无使

用痕迹的大型翡翠质玉斧，很可能由于其耐久及

醒目的特征，被当作圣物来标记出神圣的场所，

成为仪式的标识，在数千年间受到当地人的

尊重［22-23］。

3. 2 丧葬礼仪用具及精英阶层的权力标识

莫尔比昂湾及卡纳克地区位于欧洲边缘地区，

在 5000 BC—4000 BC 期间，尤其是 4600 BC—

4300 BC期间该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该

时期，卡纳克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与巨石文化相

关的殉葬活动。在莫尔比昂Carnac/Saint-Michel岩
冢发现有 68个大型翡翠质玉斧的随葬品，相较其

他地区形制更大且数量更集中，占欧洲墓葬中发

现翡翠质玉斧的 49%［23］。此外，还发现女性由大

型翡翠质玉环陪葬，男性由大型翡翠质玉斧陪葬

的现象，大型翡翠质玉环、玉斧还可能具有一定

的性别象征意义［17］。在 5000 BC—4000 BC期间，

大型翡翠质玉斧是精英阶层的权力标识［17-19］。

这种精英阶层的权力标识也体现在该时期当

地的墓葬文化中，莫尔比昂湾及卡纳克地区主要

有两种不同的使用翡翠质玉斧的丧葬祭奠仪式：

一种是用保存完整的翡翠质玉斧作为随葬品［23］，

如在巨大的卡纳克岩冢中发现了许多高度抛光且

保存完整的翡翠质玉斧，时间约为 5000 BC［23-25］。

另一种是将玉斧打碎甚至烧毁，如在卡纳克的

Saint-Michel岩冢中有斧刃部分被破坏的翡翠质玉

斧；附近的Tumiac地区，流行将抛光的斧刃折断，

尖端破坏，甚至分成 3~4块，仅将碎片前端放入

墓室［9-10，23-25］。

4 欧洲翡翠质玉斧消失原因探索

欧洲翡翠质玉斧文化自 4000 BC起逐渐衰退没

落，约 3000 BC消失殆尽。欧洲翡翠质玉斧消失的

原因没有确切定论，很可能是文化衰退、自然环

境改变、出现替代文化及产品等多因素共同作用、

影响的结果。

1） 文化衰退。约 4000 BC卡纳克文明开始衰

退；3500 BC以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平权

意识加强，集体墓葬盛行，翡翠质玉斧陪葬数量

急剧减少，仅有个别玉斧被放置在墓穴外，作为

纪念碑使用，此时翡翠质玉斧可能已不再作为精

英标识［9-10，23-25］。墓葬模式的改变导致大量翡翠质

玉斧作用发生变化：在巨大的卡纳克岩冢停止建

造后，翡翠质玉斧变得罕见，在后期的巨石坟墓

中仅发现了一个Puy型玉斧。而后，翡翠质玉斧变

得越来越短，更具实用和装饰意义，演变出一些

翡翠质玉斧形制的坠饰［23］。

2）自然环境改变。前文提及许多大型玉斧发

现于与水相关的地区，部分学者［4］认为在新石器

时代翡翠质玉斧并不是与水特别相关，而是由于

海平面上升导致其后来出现在与水有关的区域。

自 5000 BC起，海岸已经前进了约 500 m。一些大

型玉斧的斧刃部分出现了风化现象，说明在无水

图7 英国萨默塞特Sweet Track附近的

Glastonbury型翡翠质玉斧［17］

Fig. 7 The Glastonbury-type axe of jadeite found beside

the Sweet Track, Somerset Levels, England[17]

25



第 61卷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英文）

环境中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翡翠质玉斧在当时

是否作为墓葬或祭祀用品存在仍然不得而知；在

黑海地区，约 6000 BC发生了大洪水，海平面上升

90~120 m；5500 BC—2400 BC期间，地中海盐水

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侵蚀导致了腐泥的形成。作

为对超自然环境的崇拜和敬献，大多翡翠质玉斧

不在定居区被发现，而是在远离聚落的位置单独

或成对少量存在，是否和自然界沧海桑田的过程

中被埋藏有关也未能完全确认。

3）替代文化及产品出现的影响。中欧的瓦尔

纳文化与西欧的卡纳克文化大相径庭，具有黄金、

铜等金属的瓦尔纳地区发展的更快，资源更丰富。

约 5000 BC黑海西部地区有一条重要的海上贸易路

线（沿着海岸线），将资源贫乏的西欧和资源丰富

的瓦尔纳地区连接起来［13］。有学者［23］认为中欧地

区的 Shoe-last型斧、Shaft-hole型石斧及铜质斧的

传播对翡翠质玉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4300 BC—
3900 BC期间随着铜冶炼的扩散和区域原材料的同

期开发，大型翡翠质玉斧逐渐失去了价值［4，7-10］。

也有学者［9-10，22］认为主要在瓦尔纳等保加利亚东

北部地区生产的“海盐”，作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

必需品对社会权威产生了影响，让中欧瓦尔纳地

区逐步替代了西欧卡纳克地区成为主导欧洲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欧洲权威标识的大型

翡翠质玉斧也渐渐陨落。

5 结论与展望

1） 欧洲新石器时代大型翡翠质玉斧是 6000
BC—3000 BC欧洲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重要见

证。产自西阿尔卑斯山的Mont Viso和Mont Beigua
山脉的翡翠，因其特殊的颜色、硬度及稀有性等

特点，受到欧洲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2）在其流散的 3 000 a期间，欧洲发展出多级

加工中心，有从粗制到高度抛光及形状改变 6个发

展阶段，结合流散地域、流传时间段及类型学特

征，大型玉斧可分为4大区域类型，15种形制。

3）大型翡翠质玉斧主要向西北地区流散，具

体的流散及形制发展过程复杂，有着多条陆上、

海上流散至欧洲各地或延伸向中欧地区的路线，

甚至后期出现逆原材料传播方向扩散的路线，在

流散过程中形制发展可分为 5个阶段。流散路线及

形制发展主要受到旧石器技术、新兴资源冲击约

束、主流文化演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4）在不同地区、文化的背景下，欧洲大型翡

翠质玉斧的功能各异，主要有对超自然环境的崇

拜及敬献、精英阶层的权力标识及丧葬礼仪用具

这两种功能。自 4000 BC起，欧洲大型翡翠质玉斧

逐渐停止生产，在文化衰退、自然环境改变、文

化替代等多因素的影响下，在约 3000 BC基本消失

在历史的长河中。

新石器时代欧洲神秘的翡翠用玉历史及其流

散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从地质考古和考古矿物学

的角度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如下几个

方面：① 欧洲地区沉积环境及硬玉成矿地质背景

对长距离运输的影响；② 导致翡翠玉斧长距离运

输路径改变的影响；③ 翡翠质玉斧与金属时代的

矛盾及交流；④ 玉斧传播与一些重要的工业、生

活必需矿物（海盐、颜料矿物）之间的联系。

另外，除了地质矿物材料资源约束的影响外，

欧洲翡翠质玉斧与中国史前玉器的流传之间是否

存在联系及其文化异同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如与

良渚文化相似的女性与玉环，男性与玉斧的联系。

这是更广泛的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学术问题，其研

究涉及包括考古矿物学、玉石工艺学以及人类行

为学、考古动植物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是重要的

交叉学科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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